
为了争取爱国将领冯玉祥共同北伐，

1926年，刘伯坚应邀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政

治部副部长。在刘伯坚的帮助下，冯玉祥重

振军威，士气高涨，为后来东出潼关、会师郑

州，争取北伐胜利积蓄了力量。是什么让一

败涂地的西北军起死回生？就是刘伯坚的政

治工作。刘伯坚经常给士兵讲“新三民主义”

“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等。他的讲话受

到士兵们的热烈欢迎，甚至在军中流传着“听

刘主任一席讲，当关两月薪饷”的口头禅。在

他的影响下，刘振亚、袁血卒、王超等同志秘

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坚也给董振堂等官

兵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为后来的宁都起义播

下了革命的火种。

1931 年 2 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原

西北军的一部分）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围剿”

红军。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

安内”反动政策让全体官兵义愤填膺。“联合

红军，北上抗日”成为爱国官兵共同的呼

声。于是，刘伯坚就成为第二十六路军的

“救星”。正如季振同所说：“我参加红军，第

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刘伯坚。”于

是，董振堂等派人探听、寻找刘伯坚。在中

革军委领导下，在刘伯坚等人的周密组织、

策划下，1931年 12月 14日，宁都起义爆发，

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余人，携带 2 万

多件武器，毅然加入红军。“宁都暴动是中国

苏维埃革命中的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

使当时的中央红军兵力由3万余人猛增到5

万余人，壮大了革命力量。随后，起义部队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简称“红五

军团”），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如何把这支

起义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红色劲旅？这个重

担又落到了刘伯坚身上。按照党中央和中

革军委的要求，刘伯坚等在红五军团建立起

党的组织，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对部队实

施革命的政治教育和多方面的政治工作，红

五军团很快成长为中央红军一支能打硬仗、

恶仗的红色铁流。在攻打赣州、漳州、南雄

水口等战役中，红五军团与敌人展开肉搏，

让敌人闻风丧胆。

1934年10月，刘伯坚站在于都河畔送别

远征的战友，并鼓励他们要勇敢地冲破黎明

前的黑暗。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

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

部主任。1935年 3月，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

围时不幸负伤被捕。粤军团长劝降他，但他

从未动摇过。这个粤军团长后来对人说：“刘

伯坚这个人，真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

党员！”敌人让他戴着沉重的镣铐在大余县青

菜街游街示众，企图以此来瓦解他的斗志，刘

伯坚却气宇轩昂，高声朗读着那首荡气回肠

的正气歌《带镣行》。在狱中最后的日子里，

他给妻嫂凤笙等留下“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

国”的绝命书。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县金

莲山英勇就义，时年40岁。

刘伯坚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极其光荣

而壮丽。他的杰出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人民

心中，他的不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勇毅

前行。 摘自《党史文苑》

红五军团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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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能够做大学问、成

大事业、有大贡献，得益于在清华求学时的几门“旁听课”。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对选修

课要求较为宽松，于是季羡林经常去旁听外系的课。他曾

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人的课。有一次，他和同

学慕名去听冰心的课。冰心当时非常年轻，满脸庄严，不

苟言笑。她看到教室里人满为患，知道其中有“诈”，就严

厉地说：“不是本专业的学生，下节课就别来了！”季羡林自

觉无趣，从此不敢再进冰心的课堂。

旁听郑振铎的课，却有意外之喜。郑先生豁达大度，

待人真诚，没有名教授架子。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

之等人因为听课，与郑振铎成了忘年交。后来，作为特约

撰稿人，他们的名字赫然印在《文学季刊》的封面上，几个

人都倍感荣幸。

让季羡林受益终身的，是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

学”课。陈寅恪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一个布包，里

面装满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

印象。陈寅恪是考证大师，讲课时，“他总是先把必要的材

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

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

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不武断，不夸大，不歪

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

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听他的课，简直是一

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陈寅恪的这种学风，影响了季

羡林的一生。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

生难忘，终身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

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直至现在，我

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朱先生美学的熏

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寅恪先

生分不开。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提携，我不会走

上现在的治学道路，也进不了北大。”

王剑 据《人民政协报》

季羡林与清华“旁听课”

刘伯坚：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2022年，是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暨新四军组

建85周年。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有力地掩护

和策应了红军主力长征，保持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也

牺牲了一大批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刘伯坚，就是牺牲

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被毛泽东

誉为“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

刘伯坚，1895年1月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今平昌县）。他

自幼聪颖，才华出众，志存高远。面对豺狼当道、列强入侵的

残酷现实，1920年6月，他远渡重洋，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寻求

救国救民之道。至1920年年底，赴法勤工俭学者达1600名，

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邓小平等一批中国革命的先

驱。刘伯坚与他们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沙洛瓦、苏联莫斯

科等城市一起学习、生活、战斗，发起和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

共产党。1922年，刘伯坚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中共旅比

（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11月，他

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

责人。1928年春，刘伯坚再次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并出席了

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旅欧期间，刘伯坚介绍聂荣臻、蔡畅加入旅欧中国共产

党，发展党团员30余人，为我们党的发展壮大培养输送了一

批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坚强的革命活动家。他与旅欧支部成员

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理论，还组织了“二二八”运动、“拒款

运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等。理论学习与实践斗争使刘

伯坚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不属于人民，只有马克思主义

才能救中国，他积极投身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迅速地锻炼成

为党的优秀组织工作者和政治工作者。

党的早期组织发起人

陈春美 马晓敏

1930 年，刘伯坚来到中央苏区工作。

随着红军队伍的壮大和革命斗争的需要，

刘伯坚建议办一个“红军随营学校”（也叫

“马背上的红军学校”）来提高红军的政治

文化素质。他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毛泽东对刘伯坚说：“国民党有个‘黄埔’，

我们就办一个‘红埔’，把红军学校办成培

养我党军事政治人才的基地！”1931 年 11

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 年改称中国工

农红军学校）在瑞金建校，刘伯坚任政治部

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政治

干部学校。

刘伯坚说，“一个红军指挥员，既要懂军

事会打仗，还要学政治，学会做战士的思想

工作”。他负责红军学校政治部工作后，高

度重视军队政治工作，为学员量身设计课

程、安排师资。课程结构包括五分之三的军

事课和五分之二的政治课；课程内容既包括

理论知识，也包括实践锻炼；师资既有专职

军政“教授”，也有兼职“教授”。红军学校不

打仗时就学习，战时就到前线指挥打仗，战

前做宣传鼓动工作。刘伯坚是红军学校的

组织者、教育者和领导者。他为此更忙碌

了，不仅和战士们一道参加艰苦的行军、转

移、反“围剿”战斗，一有空隙还学习和备课，

到红军学校去上课，与学员交流谈心。在他

的努力下，红军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

的军事政治干部，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

力，同时也为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积累了宝

贵经验。

红军学校的创始人


